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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南通如
果要写诗歌史，除了卞之琳、沙
白、丁芒与耿林莽等前辈诗人外，
在后来者中，最不能忽略的是李
民族。20世纪70年代，民族就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诗歌，他的
《高唱国际歌前进》让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配乐朗诵，这在当时可谓
全国影响了。其实，写诗真不在
乎多少，而在乎你有没有好诗，有
没有让人经久不忘的颇具社会影
响的代表作。

民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很活跃，起步不俗，起点颇高。
21世纪以来，民族仍在写，甚至
超越自己也希图超越同行。我们
在谈到当下诗人时，民族往往要
说到沙白。民族对沙白可谓一往
情深，应该说他受教于沙白，似乎
走的也是沙白诗风的那一路。沙
白的诗，诗意隽永而不失明朗，我
有一篇评论沙白的论文《新诗如
何建有体式——以沙白<水乡行
>为个案》，民族认为这是我新诗
评论的代表作。我在文章中说：

“沙白的语言炉火纯青，且得精心
锻铸，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注重
表达和理解上的无隔，形成了以
清新见长的语言风格，使人看不
出其力炼而好像是脱口而出，如
同盛唐诗，好像毫不费力地写来，
纯任自然,是一种天籁之音，既深
入浅出，又风华秀丽。在诗歌语
言严重污染的当下，我们尤其呼
吁诗歌语言的节制，克服诗歌语言
没有节奏，铺张拖沓；或者随心所
欲，肮脏浅薄；或者不加提炼，低俗
涂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更
是如此，我曾以《语言决定命运》发
表过诗论。诗歌的形态，首先表现
在语言上。民族学诗感悟说：“朦
胧诗只是诗歌流派中的一种，朦胧
并不决定诗歌的质量，好的朦胧诗
可上天堂，差的朦胧诗可下地狱。

‘雾里看花’，是一种朦胧美，雾里
无花，便失去了朦胧美。”这是民族
的诗观。南宋最著名的诗论家严
羽，非常推崇“空中音、水中月、镜
中花”，认为这才是盛唐诗的典型
特征。这是要求诗歌含蓄蕴藉，不
直通通地表达，诗里没说出来的话
要比说出来的话多，让人去参悟，
因此也让人觉得这样的诗有些“朦
胧”。而朦胧真没什么不对的，关
键是你必须是诗、必须有诗意。元

好问论诗绝句云：“万古文章有坦
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
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因为没有
诗，没有诗意，故而走不了坦途，便
故弄玄虚，刻意弄成“鬼画符”来糊
弄人。

民族的诗，是从他心灵里流出
来的，与他的人一样，是一种以清
新见长的语言风格，质朴透明，不
事造作，不扭曲不错位也不变异，
不是靠“鬼画符”来实现诗美而惊
世骇俗。民族走的是传统一路，注
重生活的积累与开发，我们看看他
《民族诗雨》的目录就知道了，他的
诗多从生活中来，生活触角也深入
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重视
生活的开掘，重视生命情感的激发
与点燃。民族深爱着他脚下的这
片热土，或者说因为民族有生活，
不需要靠所谓的奇思怪想与错乱
搭配来勉强为诗。生活的深厚土
壤，与其深入生活的高度自觉，让
他有了捕捉生活的能力与诠解生
活的感悟，也有了情感的江河，有
了拨动了人性和灵魂之琴弦的吟
唱。他的这些吟唱，长有百余行，
短至一两句，尽兴即好，见好就收，
非常自由，也都是些自由诗，几乎
没有什么格律。

民族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
的诗歌方向感很强，参与欲也很
强，他似乎也希望在诗里有很多
的思考与言说，在诗中也表现出
对于历史、生命、人生思考的极大
兴趣，我们在他的诗里一定会获
得这种感觉。我思故我在，诗亦
然，我诗故我在，诗中一定要有
我，有我的思，虽然不能说诗就是
思，但诗肯定是用来“思”的，是意
象的思考，是形象的思维。诗论
家严羽是宋人，而他最看不起的
则是宋诗，明清诗论家说“宋无
诗”，应该说也是受他的影响。严
羽推崇盛唐诗，尤其是王孟诗，他
认为好诗要“不落言筌”，也“不涉
理路”。也就是说，诗与思在表现
上具有本质上的差异。裸露的思
想和概念，不是诗，诗应该有其意
念的客体。诗人不应该把任何

“意义”强塞入诗中，更不应强加
给读者，而诗人要言说的意义要
让人得之于象外与言外。诗歌的
精神在于此，诗的原则也在于
此。关于这一点，民族心知肚明，
而且有很高的自觉性。因此，民

族非常关注情感的裂变、痛苦和战
栗，乃至于人性中闪电一样撕裂的
灵魂，而追求思想和形象的和谐，
追求意与象、形与神的形象一体，
表现出对于“思想的知觉化”的热
情追求，对于诗意深度的渴望。

民族《木化石》诗里写道：“热
情，是外在的瞬间绽放/而制造热
情的冷峻/却需要亿年沉淀，亿年
锤炼”这是民族的感悟，是他写诗
的感悟，也是他诗创作时的写照。
诗歌是一种精神的呼吸，诗也永远
是生命形式及情感流变中的智力
运动。诗歌最忌才多而情浅。真
情饱满，才能诗性饱满、才能诗意
饱满。而只有当生活中美的形象
获得了诗人情感孕育而成熟时，也
才能产生诗，也才能够生成诗意。
苏格拉底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
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
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
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
着。”此说似乎有点玄乎，但并不神
秘，灵感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其意
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灵感是在
生命内部、灵魂深处生命运动碰击
出来的电光石火，是诗人灵魂的一
次觉醒与提升，是诗人生命的一次
震荡乃至新生。而情感则是这种
灵感生成的催化与润滑。也就是
说，灵感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划亮
诗歌天空而硬是去写，其诗也往
往像是个“早产儿”，或成为一锅

“夹生饭”。诗要超出各种狭隘规
定的角色界限，而与突然而来的
灵感和生命有其坦诚而直接的联
系，这也是我们读民族诗的感觉，
虽然其外表不一定都热辣辣的，
却可以感受到内心地火般的热
度，甚至有郭小川、贺敬之诗的抒
情热度与政治抒情诗的方式，让
我们想到过去了的“火把和旗帜”
的时代特征。我们以为，民族是
很看重这种灵感的觉醒与成熟
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此来考
量民族的诗，哪些是成熟的，哪些
还没有成熟或即将成熟。

对民族的诗，我说了些整体印
象的话，而几乎没有具体到哪一首
诗。哪一首诗好，哪首诗不好，好
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本来就是见
仁见智的，要靠读者拿到自己心里
去涵咏、去体悟。

（此为《民族诗雨》的序，略有
删改）

一生问卷赶考人，
一路答题到如今。
千回百转拨云雾，
千峰竞秀慰初心。

两个百年荆棘路，
两副担子重千钧。
三山搬走开大道，
三观不忘常自省。

百年迎来东方白，
百废待举再创新。
万里征程从头起，
万水千山更艰辛。

四梁八柱架构好，
四方交友万里行。
三反五反扫毒雾，
三年疗伤若卧薪。

三大改造献捷报，
三年探路步步新。
五亿人走康庄道，
五年计划布局精。

六十年代常闹鬼，

六亿同仇降妖精。
七十年代广交友，
七十六票挺北京。

八十年代春潮涌，
八方旌旗走千军。
亿万人当弄潮手，
亿兆一心天地惊。

九州勃勃随春至，
九曲黄河浪变清。
九州同谱小康曲，
九派江水令中行。

三次擘画绘锦绣，
三幅蓝图暖人心。
三步豪气冠今古，
三步一途步步辛。

一路高歌向风雨，
一路足迹走到今。
四海铺就小康路，
四时风惠远饥馑。

九天揽月巡天宇，
九州梦圆再赓兴。

一年的尘土
已被风拭净，雪是

新的
云朵也是新的
连心头冒出的嫩芽
都那么新鲜

喝杯酒吧
一杯辞旧，一杯迎新
还有一杯
致敬远去的青春

等黄昏来临，等孩
子们穿上新衣

绕过岁月的围墙

等笑声
牵着一只猫一只狗
慢慢踱步
等我和母亲紧挨着

坐在一起
夕阳在湖边
缓缓落着

这时候，我感觉有
什么

像花朵一样在心头
悄然绽放，中途又

变成月亮
在江南一隅冉冉升

起 好诗应是思想、情感的知觉化
——《民族诗雨》序
□王志清

新年辞
□王蝶飞

春天的手
一半乍暖，一半还寒
她轻轻一挥，把麦

苗的秀发摇醒
再轻轻揭开雾纱
就看见千朵万朵的

油菜花
盛开藏不住的幸福

泥土下，与阳光私
会的种子

慢悠悠伸着懒腰，
冒出头

揉着惺忪的眼睛
我走向春天的田野
不用风动，我的心
已被一场美丽制造

的花海迷失方向

飞鸟与云朵
看不见土地下万物

的生长
每一棵麦苗，每一

朵花儿
都有一缕坚毅的眼神
为春天萌发积聚力量
我看见它们交头接耳
我的内心
生长出冬天不曾有

过的歌谣

油菜花满世界地开着
我在田野里倾听这

一切
像是星空倾听大海
我分明听见
田野上的窃窃私语
我是农家的孩子，

听得见
春天的力量是有声

音的
我还知道春种秋收

的所有秘密
沃土下生命的律动
默默孕育着丰收
无声胜有声

春天的力量
□王蝶飞

跟党走，永不停
□王文荣


